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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的宗教复兴与宗教短缺

杨凤岗

近年来，中国的宗教人物频频登上大众

媒体，不断进入公众视野。千年少林寺出了

个现代CEO，年年制造出轰动性新闻和备受

争议的话题。道长李一骤然间大起大落，搅

动了媒体和公众对于宗教现象的高度关注和

复杂心情。世界佛教论坛上，各国高僧云集

富丽堂皇的寺庙，媒体蜂拥报道，百姓驻足

围观。汶川大地震，在来自四面八方的赈灾

救援人群中，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

教、天主教的志愿者群体引人瞩目，中国的

主流媒体也常常以“祭奠”、“祈祷”等字

眼为通栏标题，期冀在心灵精神层面安抚死

者和生者。2009年12月，《中国日报》用

专访和专题报道的方式，表达了对于宗教事

务特别是基督教现象未来发展方向的探索。

《南方周末》2009年末专题“天赐十年”列

出10个十年来没想到的社会变化，其中一个

就是“没想到信基督的人多了”。

与大众和媒体的关注相比，宗教学研究

却面临着发展的瓶颈。30年前，围绕“宗教

是鸦片”展开的有关宗教定义、宗教本质的

大讨论，解放了思想，开拓了学术平台，为

宗教学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82年中共中

央第19号文件《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

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突破极左思

潮的禁锢，承认宗教具有群众性、长期性、

民族性、国际性和复杂性，并且实事求是地

承认当时有天主教徒300万，基督教徒300

万，伊斯兰教徒1000万，佛道教信徒难以计

算。与文革前相比，天主教和伊斯兰教信徒

人数维持不变，而基督教徒人数则从不足100

万增加到300万。1990年前后有关“宗教是

文化”的讨论，进一步扩展了宗教探讨的空

间。然而，在宗教人物和宗教事务日趋进入

公众视野和大众媒体之时，近年来的中国宗

教研究却明显滞后，很多书刊文章仅仅在概

念问题上兜圈子绕弯子，对于社会现实中的

现象和问题不敢正视，更鲜有具有深度和广

度的理论探索。笔者认为，要想走出这个瓶

颈，与30年前的思想解放一样，必须从基本

概念、基本实事入手。

一个基本事实问题

有关基本事实的一个问题是：当代中没有信仰的中国人？

［文章导读］过去20年来，中国正经历一场宗教的复兴运动，宗教的多元化发展已成大势所趋。但如杨凤岗所说，
囿于思想上的禁锢，中国目前的制度化宗教供给不足，无法满足人民日益高涨的信仰需求，从而造成“宗教不彰，
巫术盛行”的状况。我们必须正视这一现象，借鉴包括美国模式和印度模式在内的处理政教关系的成功经验，应对
将来可能出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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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多少宗教信徒？对此有一个习惯性的、

程式化的提法，坚称中国只有一亿多宗教信

徒，这个提法显然与现实发生了严重脱节。

“一亿信徒”的提法最早是周恩来总理在

半个世纪以前提出的，是关于当时五亿人

口中信徒状况的一种粗略估计。在上世纪的

六七十年代，在极左思潮的笼罩下，各种宗

教经受了严重的打击和压制，直至在文革期

间关闭了所有宗教场所。直到1979年，在改

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为了团结全国人民共同

致力于经济发展的中心任务，五大宗教的场

所才开始逐渐恢复开放。经过了1980年代乍

暖还寒似的曲折回升之后，到了1990年代，

“一亿信徒”的提法被重新启用。然而，这

个数字即使在20年前接近实际，在进入21世

纪第二个十年的今天，在13亿人口当中，它

已经与现实相去甚远。在日常生活和出差旅

游中，人们亲眼见证日益增多的宗教信徒和

宗教场所；在新闻媒体和各种会议上，人们

亲耳听闻日益增多的宗教活动和宗教讯息。

因此，有些人在重复这个格式化的提法的同

时，暗自思忖或公然质疑，宗教信徒人数现

在应该不止这些了。但是，囿于程式化提法

的禁锢，有权力地位或学术地位的人不敢擅

自提出更加接近现实的信徒数字。

另一方面，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就

不断有人惊呼社会上出现“宗教热”、“基

督教热”、“佛教热”、“儒教热”、“邪

教热”等等，似乎宗教信仰已经成为汪洋大

海，正在吞没意识形态正统，甚至危及了社

会稳定，并且据此制定了因应政策和措施。

然而，在这些危言惊呼之余，环顾身边，客

观地说，有明确宗教信徒身份的人依然不过

是少数，甚至是很小的少数。只不过，在圣

诞节去基督教堂和天主教堂好奇观礼的人多

了起来，在传统节日里到庙里去烧香拜佛的

人多了起来。大多数的宗教场所拥挤不堪，

这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与此同时，在日

常生活中，相信算卦、相面、风水、数术、

符 的人多了起来。很多城市都出现奇特的

“算卦一条街”。虽然相信各种超自然神灵

和神秘力量的人多了起来，不过，这其中的

大部分人，却并不信奉或归属某个特定的宗

教。

当代中国究竟有多少宗教信徒？对于

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基本事实问题，至今没

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这不仅是因为缺少

实事求是的科学调查，也是由于对于宗教的

理解充满禁锢，既有来自意识形态的教条主

义禁锢，又有来自现代世俗主义教条的禁

锢，还有来自前现代和后现代各种暗流思潮

的扭曲。来自意识形态的教条主义依然重复

着“宗教鸦片论”，难以接受宗教既有消极

的社会功能又有积极的社会功能，只把消极

的东西称作宗教，却把任何积极的东西归约

为其他因素。现代世俗主义的教条则坚守着

“宗教消亡论”，却不能睁眼面对宗教增长

的现实——现代化并没有带来宗教的衰落，

在高度现代化了的西方或东方社会，没有迹

象表明宗教正在走向消亡。有些学人摆脱了

这些教条主义禁锢，却又陷入前现代或后现

代的思维混乱，比如倡导甚至期冀政府扶持

某种似是而非的宗教，包括文化的宗教、科

学的宗教、政治的宗教、中华的宗教，似乎

“宗教”是可以随心所欲地予以认定，可以

指鹿为马的。也有一些学人尝试用“信仰”

概念代替“宗教”概念，却难以区分界定宗

教信仰、文化信仰、政治信仰，结果制造了

更多的观念混乱和思想混乱。

宗教的灵性和社会性

在20世纪以前，哲学家的思辨垄断了

对于宗教问题的思考。社会学出现以后，把

关注点转移到冷静、客观、实证地研究具体

的宗教及其实际的社会功能上来。迪尔凯姆

（Emile Durkheim又译为涂尔干）是历史上

第一位拥有“社会学教授”头衔的学者，他

的最后一部力作是1912年出版的《宗教生活

的初级形式》。他批判了有关宗教起源的两

种流行性解释：自然崇拜轮和万物有灵论。

自然崇拜论认为宗教源自人们在看到电闪雷

鸣等自然现象时想象出的雷神雨神。万物有

灵论则认为宗教起源于人们由于睡梦和死亡

虽然相信各种超自然

神灵和神秘力量的人多了

起来，不过，这其中的大

部分人，却并不信奉或归

属某个特定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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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想象出人有灵魂，并进一步推导出各种神

灵的存在。这两种哲学性的宗教起源假说，

说明不了为什么在对于自然、生理现象的谬

解露出破绽以后，宗教还能继续存在下去，

甚至在科技发达、教育普及的发达社会中大

部分人仍然相信宗教。其实，宗教是各个社

会存在的一种普遍现象，这样一种现象不可

能是建立在虚妄的想象基础上的，而必定是

建立在某种真实存在的基础上的。通过对澳

大利亚土著居民的原始宗教即图腾崇拜的分

析，迪尔凯姆认为这种真实存在来自人群聚

集时产生的一种集体兴奋，这种难以名状的

群体感觉具象在某个动物或植物上，便成为

图腾，并借此把各样事物和行为划分为神圣

与粗俗，以此规范和协调这个部落的认同和

行为。在迪尔凯姆看来，图腾这个神圣符号

背后真实的东西其实是“社会”自身。换句

话说，“社会”是真实存在的，而宗教是社

会的一种神圣符号的体现。

沿着“宗教是鸦片”、“宗教是文化”

这样的言说轨迹，现在或许应该说“宗教是

社会”。迪尔凯姆的这个理论虽然有费尔巴

哈宗教哲学“投射”理论的影子，但是，

“社会”这个真实存在却是在费尔巴哈视野

之外的。其实，无论从神学上还是社会学上

说，宗教都是一种社会现象，是在群体互动

中发生和延续的，而不仅仅是一种意识或信

仰，不可能仅仅以个体私下信仰的形式存

在。通过对于原始部落图腾崇拜这种宗教生

活的初级形式的分析，迪尔凯姆借此说明，

现今的社会中，宗教作为一种共同意识对于

社会秩序和群体认同的必要性。迪尔凯姆指

出，宗教的目的不仅仅在于提供一套解释世

界的理论，而在于为群体或社会建立一套行

为准则，成为群体或社会得以延续存在的黏

合剂。迪尔凯姆担心，一个社会一旦没有了

宗教，靠什么维持群体聚合力？如何规范和

协调个体的行动？人们是否会走向道德沦

丧、分崩离析？迪尔凯姆的这种担心，今天

看来，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值得深入反思

和研究。

迪尔凯姆对于宗教的定义是：“宗教

是一个关于神圣事物的信仰和实践的统一体

系，这些信仰和实践把信徒联合在称之为教

会的一个道德群体中。”这个定义包括宗教

的四个要素：神圣、信仰、实践、教会。关

于神圣，迪尔凯姆的解释是“被分离出来并

且围绕之设立起禁忌的东西”，图腾就是这

样的神圣事物。虽然神灵是很多宗教所崇拜

的神圣，但是迪尔凯姆并不认为神灵是宗教

所必有的，并且举无神的佛教之例为证。对

于这一点，后来有学者指出，不相信超自然

神灵的佛教徒不过是极少数的哲学思辨性强

的人，对于大多数佛教徒来说，他们是相信

超验神灵和超验佛法的，迪尔凯姆对于这个

要素的把握显然有误。更为严重的问题是，

当“神圣的事物”被泛化时，就会把过多的

现象归到宗教名下，比如纳粹的国家崇拜，

某种政治意识形态，甚至美国人所热衷的橄

榄球或高尔夫球，都可以称作宗教了。我认

为，这个要素应该更有针对性，仅限于超自

然神灵或神秘力量，即只有包括了对于超自

然神灵或神秘力量的信仰才是宗教信仰。这

其实也是宗教学奠基人泰勒以及众多宗教学

家的主张。而且，严格说来，只有宗教信仰

才能称之为信仰（faith），不涉及超自然因

素的信念或相信（belief），不应称作信仰。

信仰是对于超自然神灵或神秘力量的相信、

仰望和依靠。仅有仰望而无信靠的相信，不

是信仰或宗教信仰。

　　

中国人精神生活问卷调查简报

一个社会中总体的宗教信仰状况，这在

迪尔凯姆认为宗教是社会的黏合剂

严格说来，只有宗

教信仰才能称之为信仰

（fa i t h），不涉及超自

然 因 素 的 信 念 或 相 信

（bel i ef），不应称作信

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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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以及许多非西方国家，时常会有研究机

构进行问卷调查。但是，中国人尚不习惯社

会调查这种形式，更有很多人忌讳被陌生人

问及自己的信仰状况，因为宗教仍旧是一个

敏感话题。不过，北京零点调查公司克服了

诸多层面的重重困难，于2007年进行了一项

关于“中国人精神生活状况”的全国性大型

抽样调查。如果是科学的随机抽样出来的，

样本量达到2000以上，所反映的人口情况一

般可以高达95%的信度。在美国，经常做的

问卷调查就是2000个左右的样本用来反映

全美国的状况。不过，中国人口众多，地域

差异很大，因此样本量需要大一些。零点的

这项调查，除了新疆和西藏以外，在国内东

部、中部、西部随机抽样选出了56个区域，

包括3个直辖市，6个省会城市，11个地级

市，16个小城镇，20个行政村。通过这种

分级随机抽样的科学方法，派出经过训练的

访谈员进行入户调查，最终选取完成了对于

7021位16~75岁之间的个人调查问卷。问卷

包括很多细致入微的信仰方面的问题，可以

测量包括上述四要素在内的诸多方面情况。

在做正式调查之前还进行了两次预调查，根

据其结果调整了一些问题的问法和答案选

项。没有任何一个问卷调查是完美无缺的，

但是可以说，到目前为止，这是个最具科学

性的有关中国宗教信仰的大型问卷调查。普

度大学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的研究团队

对于这个数据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长达数月

仔细和慎重的分析，目前仍在撰写和修订一

系列深度论文。其中的主要发现可以简要叙

述如下。

在16岁以上的中国人口中，85%的人持

有某种超自然信仰或从事某种宗教活动，真

正的无神论者，即那些既没有任何超自然信

仰也不参与任何宗教活动的人，所占比例仅

有15%。通过这个问卷调查发现，很多人存

在着无神论的公开身份与自身宗教信仰实践

相矛盾的现象。很多人自我宣称是无神论

者，或者宣称不信仰任何宗教，但是，换个

方式问，他们当中很多人则承认有些超自然

信仰及其实践活动。比如，虽然有58%的人

声称自己不信仰任何宗教或任何神灵，但这

其中有44%的人在以往的12个月中曾有过某

种形式的宗教实践，比如上教堂、祈祷、烧

香、在家中供奉神像或祖先牌位、佩戴护身

符、请人看风水、算命看相拆字等活动；其

中也有49%的人相信某种超自然存在，比如

相信灵魂转世、相信天堂地狱，或相信某种

超自然神秘力量。把具有超自然信仰或在过

去一年中从事了某种宗教活动的人排除在

外，彻底的无神论者就仅剩下15%了。这个

结果令人倍感震惊。个中原因，值得深入探

讨。无论如何，已经不能再称中国是个无神

论国家了。

明确承认具有某种宗教认同的人占人口

的23.2%。佛教是认同人数最多的宗教，有

18%的人自己宣称信仰佛教，而认信基督宗

教的人只占3.2%。这与当前广为流行的“基

督教井喷式发展”，基督教“一教独大”的

观点形成强烈反差。在中国的公共媒体及官

方文件中时常表达出对于基督宗教发展趋势

的担忧，甚至有人渲染说基督教的快速增长

将危及国家安全或文化安全，但是这种观点

佛教依然是中国的第一大教

在16岁以上的中国人

口中，85%的人持有某种

超自然信仰或从事某种宗

教活动，真正的无神论

者，即那些既没有任何超

自然信仰也不参与任何宗

教活动的人，所占比例仅

有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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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缺少事实根据。据《2005年全国1%人

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全国总人口13

亿多人（1,306,280,000），其中15岁以上人

口为十亿四千多万（1,041,500,000人）。  据

此推算，在16岁以上人口中，自我认同为佛

教信仰者有大约1.87亿人，自我认同为基督

宗教信仰者大约为3350万，其中基督新教信

徒约3000万，天主教徒约350万。自从1979

年五大宗教恢复以来，佛教发展遥遥领先，

认信佛教的人数是认信基督宗教人数的五六

倍，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发现，其现实意义有

待深入探讨。

基督教（新教）有3000万人（不包括

15岁以下人口），这个推算比官方公布的估

计数字高出许多。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

研究所编辑的《宗教蓝皮书·中国宗教报告

（2010）》在2010年8月公布的大型调查的

数字是2305万（包括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

的信众），这是迄今为止官方正式给出的最

高估计数字。不过，我们的推算与海内外的

很多估计数字相比，则低了很多。比如，于

建嵘说：“目前中国三自教会人数在1800

万~3000万之间，家庭教会人数在4500万

~6000万之间，两者加起来可能是六七千万

左右。”  我们认为，根据零点问卷调查所推

算出来的3000万是最最保守的估计，即它只

包括了那些敢于在这样一个问卷调查时亮明

自己基督徒身份的人（包括三自教会和家庭

教会的信众）。根据这项问卷的其他问题来

看，除此之外，还有4300万人承认相信耶稣

基督存在或者承认在过去一年参加过基督教

活动。这些人算不算基督徒，人们可能会做

出不同的解读。

极大出乎我们预料的是，根据这项零点

问卷调查推算，天主教徒仅仅350万，这甚

至低于官方公布的数字。中国官方1997年的

《中国宗教信仰自由状况白皮书》公布说有

400万天主教徒，海外和非官方的常见估计是

1200万。零点这项调查发现天主教徒人数偏

低，这有几种可能性：一是由于恐惧心理，

有更多的天主教徒未敢承认自己的天主教徒

身份；二是因为天主教徒比较集中聚居，这

项调查由于概率因素没抽取到足够多的天主

教徒聚居区域的样本；最后，目前也不能排

除另外一种可能性，即天主教徒人数在近十

几年来有所下降。最后这种可能性的推理根

据是：天主教一向比较多地依靠家庭代代相

传，但是，随着老龄人口的过世和一胎化政

策的实施，天主教家庭新出生的人口无法替

补过世人口，从而造成天主教徒人口出现萎

缩。当然，更有可能的是这三种原因同时并

存，结果导致了这项问卷调查中的天主教徒

人数偏低。事实如何，尚待今后设计更好、

质量更高的问卷调查。 

根据这项问卷调查推算，认信道教的人

口为1200万。不过，有一定道教实践的人很

多。当然，道教和民间宗教在很多地方难以

区分，除非自我认同道教，我们或许应该把

具有某些道教信仰或实践的人算作民间信仰

者。民间信仰在过去30年间取得了惊人的发

展。根据零点问卷调查推算，在16岁以上人

口中，有1.2亿人自称不信仰特定宗教但是相

信神灵、佛祖或鬼的存在，另有100万人相

信两个或以上的制度性宗教。此外，在16岁

以上人口中，中国有1.41亿人相信财神，有

1.45亿人相信风水，3.62亿人在过去12个月

内算过命或看过相，更有多达7.54亿人在过

去一年上过坟，其中2.06亿人承认祖宗神灵

存在，1.23亿人在家里供奉祖先牌位，2900万

人在过去一年向祖宗神灵祈祷过。当然，这些

信仰和活动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虽然具

有超自然信仰的因素在其中，这些既可能是宗

教性的，也可能是巫术性的民间信仰。

如果按照经典宗教学的定义，很多民

间信仰应该划归在巫术下面。宗教学奠基人

都一致强调宗教与巫术的区别。宗教和巫术

的相同点是都相信超自然神灵的存在，不同

在于巫术是为一时一事操控神灵，宗教则要

求一生一世祀奉神灵；巫术是功利的，要神

灵“有求必应”，求而不应则换一个神灵来

拜，宗教则是讲伦理的，要遵行神灵所定的

诫命，寻求神灵的旨意。单就佛教来说，削

发为僧为尼意味着弃绝尘世的欲求，专心

供佛，寻求解脱涅 ，那是宗教。但大众的

自从1979年五大宗教

恢复以来，佛教发展遥遥

领先，认信佛教的人数是

认信基督宗教人数的五六

倍，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发

现，其现实意义有待深入

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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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抱佛脚”，寻求灵验，神佛不分，佛

道不分，便是巫术，这样的巫术充斥在民间

信仰之中，并且以民间文化的形态存在着。

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比如，2009年6月3

日《中国青年报》报道说，高考临近，一拨

又一拨的高三老师上山拜佛，祈祷高考时自

己带的学生能有个好“收成”。广西铁路某

附属中学公开的秘密是每年派老师到庙里求

神，而且选派的老师必须是精英：太年轻的

不行，离过婚的不行，业务差的不行。这种

具有明显功利目的的“临时抱佛脚”，受到

很多抨击。又例如，据说在想出国留学的北

京大学生中，很多人会到香山卧佛寺上香许

愿，问其缘由，之所以到这个特定的寺庙，

是因为美国大学的录取通知称作offers，这

与“卧佛寺”谐音。虽然这个谐音显得太牵

强，可是一拨又一拨的考生还是不断地去那

里祈祷，据说香火还很旺盛。拜佛未必信

佛，更不一定信而奉行佛教的教义和戒律。

这两个例子中的行为，严格说来不能算作宗

教行为，其实都是巫术。

结语

这样说来，当代中国精神信仰领域的

整体状况，可以说是“宗教不彰，巫术盛

行”。在传统的民间宗教中，确有一定的伦

理戒律和道德要求，但是其伦理道德实际上

源自儒家思想，而且更多地是受到熟人社会

的制约，是靠人情面子、亲情伦理维系的。

现代社会是陌生人社会，我们每天打交道的

多数是只见一次面的陌生人。在这样的现代

社会中，伦理道德需要自觉自律，而制度性

宗教的超验关怀和信仰提供了道德自律的一

种基础，尽管宗教未必是唯一可能的基础。

巫术性的民间信仰则难以满足处在现代化过

程中的中国社会的伦理道德需要。

宗教不彰则巫术盛行，这是在目前制度

化宗教供给短缺的情况下，供求失衡造成的

局面。民间信仰或巫术在中国的发展如此迅

猛，关键原因在于人们的宗教需求，对超自

然神灵和神秘力量的需求，已经在市场化过

程中被唤醒了。如果不能在制度化宗教当中

得到灵性的满足，人们就只好到宗教灰市和

黑市里去寻求满足，而在这些地方，充满了

假冒伪劣的宗教产品，包括大量的巫术产品和

服务。由于宗教供给短缺，宗教红市中也存在

很多问题，比如商业化倾向和巫术化现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30年，人们忙

于政治争论；过去这30年，人们忙于经济发

展；今后30年，人们是否会越来越注重宗教

信仰？经过多年的实证研究和反复思考，我

认为中华民族是个追求宗教信仰的民族。在

同文同种的台湾地区，宗教的多元化发展已

成大势所趋，也显示中国人信仰兴盛时代已

然来临，这恐怕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发展趋势。不过，这个正在悄然来临的宗教

兴盛不是简单的回归过去，而是在物质主义

达到极致之后的灵性苏醒，是在现代化和全

球化背景下，延续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之后

的灵性发展。值得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

在去管制(de-regulation)之后，中国宗教

多元化发展的未来景观，究竟会是走美国式

的宗教之间公平竞争、个体自愿选择的和谐

模式，还是会陷入印度式的宗教之间有主有

从、不乏暴力的冲突模式？这在很大程度上

将取决于政教关系的厘定及其相关事物的处

理。

        （作者单位：美国普渡大学社会学系）

宗教市场的伪劣产品？

当代中国精神信仰领

域的整体状况，可以说

是“宗教不彰，巫术盛

行”。


